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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四○回  招商店李四泄機　龍王廟計全得信

　　卻說計全在王家集飯店內，忽聽兩老在旁邊桌上議論，因想店小二，可以問個明白。卻好店小二見計全酒飯已用過，前來收拾

碗盞。計全便問道：「小二哥姓什麼？」那店小二道：「我姓李，名叫李四。還沒請教官客尊姓？」計全道：「咱也姓李。你這店

裡掌櫃的姓什麼呢？」李四道：「姓王。」計全道：「咱問你剛才那邊桌上兩個老者，也是姓王嗎？」李四道：「他們不姓王，姓

張，是張家甸的人，離此有一里多路。」計全道：「這王家集是樂陵所管嗎？」李四道：「是歸樂陵所管。」　　計全道：「咱聽

見那兩個，講甚麼前莊人家的老婆，早間出去燒香，怎麼就不見了？」李四說道：「那老兒講那不見了老婆的，那家姓郝。老夫妻

兩個，頗有些田地。生平只有一子，叫做郝為富，今年二�二歲。去年上冬，才討的家小。這郝為富的家小，就是個財主的女兒，
生得顏為美貌，更兼小兩口極其恩愛。今春三月裡，那郝為富得了一病，幾乎要死，後來漸漸好了。聽說病重的時候，曾在龍王廟

內許願。前日郝為富的家小，因去還願，進廟燒香，不知怎麼樣就不見了。現在郝家各處尋找，全不知下落。還有說有個總漕施青

天，現在樂陵城裡，斷了多少無頭案件。他家還去告狀伸冤呢！」計全道：「難道

　　這廟裡有歹人嗎？」李四道：「這廟內住持和尚，叫什麼普清，原來是強盜，因犯了案，才出了家。從前倒也安分，漸漸不如

從前，聞得專結交江湖上的朋友。近來更壞，聽說接來了一個師弟，也是江湖上的大盜，日與他助紂為虐。」計全道：「你可瞧見

過麼？是怎樣一個人？」李四道：「我可沒瞧見，但聽說罷了。」計全道：「這龍王廟離鎮有多遠呢？」李四道：「就在鎮東，約

有一里多路，黑叢叢一帶樹林，那就是了。」李四將碗盞收拾去了。

　　計全也便回房，暗道：「才聽店小二所說的，恐怕一枝蘭，就是這和尚的師弟罷！」靠在牀上，歇了一會。半夜時分，走出房

門，仍舊將門帶上，躡著腳走到院落中間，使一個燕子穿簾的架式，輕身一縱，上了牆頭，復飄身跳下去，照著店小二的話，望東

看去，一帶叢林，四週環繞。計全到了樹林，定神一看，見樹林左邊，有一條小路。順著小路走入林內，復輕身躍上樹梢，只見一

帶紅土牆，牆中間有座山門，星月模糊，匾上的字看不真切。計全在那裡設想，往腰間掏出一塊石子，望下一擲，探個路逕。見裡

面毫無動靜，跳將下去，四面一望，見東首是個三間屋，內有燈光。計全悄悄走到那裡，就從後牆上了屋頂，將身飄下，側身竊

聽。忽見有人喊道：「張三！酒燜雞子曾好呢？師父等著下酒。」計全暗道：「原來此處是廚房。」又聽道：「我們師父，這兩日

更鬧得不象樣！怎麼將良家婦女藏在暗室，逼人家從他；人家不從，還要殺她，這是什麼道理？」又聽一個人說道：「你道這是咱

師父的本意麼？這個行為都是那個來的師叔叫他做的。他向來到處姦淫婦女，不知糟踏了多少人！他又仗著自己一身的本領厲害；

他如果沒有本領，做了大案，還敢畫蘭花？這明明是叫人曉得他做的，卻又叫人捉他不住。」又一個道：「聞說施大人手下能人頗

多，就

　　是縣裡捕快沒用，難道施大人就不得好手捉他麼？」正在那裡說話，忽聽又有人來催：快燜雞子，並紅燒豬首。廚房裡人趕著

將雞子、豬頭用碗盛好，給來人端去。

　　計全聽得真切，瞧得明白，想道：「果然這一枝蘭在此下落。今日訪得實在，也不枉走一趟。」想罷，就暗暗跟端菜的人前

去，轉了幾個彎子，見西首一座五間的房屋，那人走到裡邊。原來此間就是普清和尚的方丈。計全躡著足，走到簷口，將身子輕輕

一伏，望下又使個燕子倒垂簾的勢子，兩隻眼睛，探望進去。只見隔著窗格，裡面燈燭雪亮。靠著牆邊，設了一張方桌，對面坐著

一僧一俗，桌上排列著酒肴。見那和尚，粗眉大眼，兇惡異常，不是良善之輩。另一人卻生得儀表堂堂，年約三�歲光景，頗似書
生模樣，卻不象是個彩花大盜。計全頗為驚異。只見那和尚一杯在手，喝了一口酒說道：「你前日做的那個勾當，膽子也太過大了

麼！將施不全的金牌，也盜了來。幸虧他手下人還沒訪到；若竟訪了出來，曉得是你盜的，再知道你住在此處，調了官兵來尋捉，

那不是鬧大了嗎？現在既然如此，到底那塊金牌藏在哪裡？還須埋藏好了，不要走漏風聲才好。」一枝蘭道：「大哥，你老放心。

小弟幹的這件事，自古道：『一人做事一人當』。不做則已，既做還怕什麼？至於那塊金牌，咱也藏頓好了，就在這殿後大仙樓上

神龕內第二層夾板裡，再沒有人知道的。你老飲酒罷！」說著端起酒杯來，彼此痛飲。計全聽得明白，便想道：「咱何不趁此先到

殿後，將金牌盜回。」不知計全如何盜取金牌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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